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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的实证社会科学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开展全国性社会调查和学习借鉴

国外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及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实证社会科学的数据来

源包括:研究者自己组织实施的社会调查，中央和地方党政机关公布的统计数据，以及

国内外科研机构公开的数据库，还有最近越来越受到关注的大数据。通过对中美两国

三大社会科学代表期刊使用传统数据和大数据的实证研究论文的分析，发现中国社会

科学采取实证方法研究的程度与美国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但是在使用大数据的实证社

会科学研究方面，中美两国没有显著的差别。使用大数据的中国实证研究论文也大多

结合了传统数据来源，采用了传统计量模型来研究和探讨因果机制。因此，使用大数据

的实证社会科学的研究目前还只是基于传统数据的实证研究的一个有益补充，还没有

产生完全突破传统实证研究方法的颠覆性研究方法和范式。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主要

在于大数据的不够开放，简易经济的大数据获取和分析工具的缺乏，以及大数据本身的

代表性缺陷。因此，要推动大数据实证社会科学的发展，需要加强政府和大型高科技公

司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积极开发大数据应用的合适工具，建立大数据实证社会科

学的媒介和平台，不断改进使用大数据的实证研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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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是指基于实际调查或者访谈资料来验证理论假设或者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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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理论的研究范式。区别于纯理论思辨式的传统社会科学研究，实证社会科学

研究的重要基础是获得有代表性的研究对象的详实数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的实证社会科学是在开展全国性社会调查和学习国外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及

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证社会科学的演进及其数据来源

1978 年以后，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确立，随着国家统计机

构的建立，我国开始实行普查制度，先后开展了四次人口普查:1982 年的第三次

全国人口普查，1990 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 年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以

及 2010 年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获得了一些重要的基础数据。〔1〕
除了人口普

查，在其他专题领域如农村、经济、企业、住房等也展开了各种各样的普查和社会

调查，比如 1981 年对全国农业资源的调查; 1982 年春对工人阶级状况的全国范

围的大规模调查;1985 年和 1986 年两次生育力的抽样调查;1986 年和 1995 年

第二次、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1984 年开始历时两年完成的第一次城镇房屋普

查;1987 年和 2006 年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1997 年和 2007
年进行的两次全国农业普查;2004 年、2008 年和 2013 年分别进行了三次全国经

济普查;1993 年和 2003 年的两次全国第三产业普查。〔2〕
这些普查和调查都为新

时期党和国家战略、方针、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在社会科学界也

重新兴起了社会调查之风。以社会学界的调查为例，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相关

部门和机构的支持下，一大批社会学者针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做了详细深入

的研究，比如 1982 年费孝通先生倡导的对小城镇的实地调查研究;1992 年到 20
世纪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组织的多次全国规模抽样问卷调查;1993 年，复

旦大学社会学系和上海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合作开展的社会变迁研究;2004
年，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组织的“城区角落”的调查;1999 年，陆学艺教授主持的中

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对中国社会分层和流动问题的大规模专题调查，产生了

一系列有影响的有关国家社会经济问题的重要报告、实证论文和专著。〔3〕
此外，

由国家和知名高校科研机构主导的一些社会调查，特别是过去十几年来一些大

型综合性全国社会调查的开展和数据免费对外开放，为中国实证社会科学研究

提供了重要数据来源(参见下页表 1)。
同时，在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对外交流和合作研究中，特别是对国外社会科学

研究方法的学习和推广，使得高级统计方法和工具在实证社会科学研究中得到

大量应用，并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研究范式。〔4〕
这些实证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基

本上都是通过目前实证社会科学常用的数据收集手段如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实
验法和观察法等收集、清理之后，辅之以计算机相关统计软件来计算和建模完成

的。这些实证社会科学研究论文使用的数据来源往往可以分为这么几类:一是

研究者自己组织收集的大型社会调查数据( 问卷、实验、量表等)。这类数据收

集手段需要花费的经费和时间成本都很高，研究者常常只有得到国家基金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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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政府部门的经费支持才能完成数据收集。二是中央、地方党和政府机构公开

的数据，包括统计年鉴、年报、简报，会议记录等官方数据和资料来源。随着我国

电子政务公开工作的推进，这类数据的获取来源也越来越多，成本变低。三是国

内外学术科研机构公开的数据库，比如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组织收

集的中国家庭调查追踪数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组织收集的中

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等。这种科研机构提供的数据质量高，而且是免费的，目前

成为很多实证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数据来源。四是市场上可以购买的数据库，比

如国内外上市公司数据库，这些数据库成为经济管理类实证研究者的重要数据

来源，但是要购买这些数据库的成本很高，往往在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以上。
表 1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科学领域比较知名的中国综合性社会调查〔5〕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水延凯主编的《中国社会调查简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361 － 363 页及其他公开资料整理。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概念的出现，〔6〕
大数据的重要性和应用前景随着各行

各业的广泛讨论已经得到了商业、政府部门和科研机构的高度关注。〔7〕
大数据

受到关注是过去二十多年来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科技高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的

结果，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移动设备的普及使得人类每时每刻都在生产

和储存数量惊人的数据。截至 2020 年，全世界每人每天平均将产生 1． 5GB 的

数据;每台无人驾驶车每天将产生 4TB 的数据;一家小型工厂平均每天能产生

高达 1PB 的数据。〔8〕《大数据时代》的作者维克托认为大数据是一种可以绕过随

机采样而处理分析全部数据获得认知的一种新的方法和思维模式，大数据并不

是绝对意义上的数量“大”。〔9〕
本文所讨论的大数据，是指主要通过互联网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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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收集的，包含全体研究对象的大量数据的集合。〔10〕
比如，所有手机用户某一

时期的使用行为数据，春节期间所有中国人的出境旅游的基本数据，政府官方网

站上的所有留言数据等。这些新的数据来源的出现，以及海量的图书、报纸、期
刊、照片、绘本、乐曲、视频等人文资料被数据化，并在互联网上提供给研究者存

取和利用，使得原来很难或者无法量化的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成为可能。
就像 20 世纪 60 年代计算机技术和统计分析工具的出现促进了社会科学的

量化和实证研究一样，〔11〕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和新处理工具的逐步出现也可能会

对目前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和方法带来新的冲击。虽然大数据在商业领域的研

究和应用已经非常活跃，〔12〕
但是大数据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现状到底

如何，碰到了哪些挑战，有何对策，这些问题却很少有人做深入具体的分析。

二、中国实证社会科学使用大数据的研究成果现状

为了全面深入把握使用大数据的实证社会科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同

时兼与美国实证社会科学研究作比较，笔者专门浏览了 2006—2017 年发表在国

内三大著名社会科学期刊《经济研究》《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以及美国

三大著名社会科学期刊American Economic Ｒeview (AEＲ)，American Sociologi-
cal Ｒeview (ASＲ)，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Ｒeview (APSＲ) 上的所有研究论

文，对这些研究论文的数量，是否采用传统数据开展实证社会科学的研究，是否

以大数据作为实证研究的数据来源等情况作了认真统计。这里的传统数据是指

使用社会调查、访谈、实验、量表等形式获得的数据，而这里的大数据指的是从互

联网网站、银行交易系统、卫星传感器等渠道获得的以研究对象全部数据作为实

证研究论文全部或者部分论证来源的数据类型。〔13〕
统计结果如表 2。

表 2 中国三大社会科学期刊实证研究论文统计〔14〕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三大期刊发表的论文人工统计。

从上述统计结果来看，以传统数据为基础进行的实证研究比例最高的是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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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2006—2017 年采用传统数据为基础发表的实证论文占所有发表论文总量

的比例平均为 66% (最低年份的比例为 59%，最高年份的比例为 80% )，也就是

说，目前中国大部分经济学的研究都采用计量和统计模型为立论基础的实证主

义研究范式。比例次高的是社会学，12 年中以传统数据为基础发表的社会学研

究论文平均占到 28% (最低年份的比例为 16%，最高年份的比例为 41% )。比

例最低的是政治学，平均只有 7% (最低年份的比例为 0%，最高年份的比例为

19% )。类似地，以大数据为基础发表在三大期刊上的实证研究论文可以说是

屈指可数，12 年间在《经济研究》上共有 9 篇，《社会学研究》上共 2 篇，而《政治

学研究》上 1 篇都没有，三大期刊在过去 12 年使用大数据的实证研究论文占所

有发表论文的比例平均不到 1%。
再看看发表在美国三大著名社会科学期刊上的实证研究论文的情况(参见

表 3)，我们可以看到:

表 3 美国三大社会科学期刊实证研究论文统计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三大期刊发表的论文人工统计。

《美国经济学评论》上以传统数据为基础的实证研究论文 12 年平均占比为

59% (最低为 47%，最高为 74% )，比中国《经济研究》的相应比例还稍微低一

些，但总体差别不大。但是在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美国实证研究论文的比例要

显著高于中国相对应的期刊。《美国社会学评论》和《美国政治学评论》上实证

研究论文占全部发表文章数量的比例分别为 77%、58%，而中国对应期刊的所

占比例分别为 28%、7%。从使用大数据的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来看，美国的数量

稍微多些，但是差别不大。美国三大期刊发表的大数据实证研究论文的总数为

18 篇，而中国三大期刊的总数为 11 篇。中美三大社会科学期刊上使用大数据

的实证研究论文占所有论文的比重过去 12 年平均都不到 1%。因此，目前整个

美国社会科学界和中国社会科学界如果单从大数据实证研究论文的数量上来

看，使用大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都处于早期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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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经济研究》和《社会学研究》上使用大数据发表的实证社会科

学的论文再做仔细分析的话(参见表 4)，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继承了一

贯的注重量化实证研究的传统，在使用大数据的实证研究创新方面也引领了整

个中国社会科学界。
表 4 中国社会科学期刊使用大数据的实证研究论文数据类型、计量模型和研究类别

《经济研究》上发表的以大数据为基础的计量经济学研究的数据类型包括: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 公布的全球灯光数据;DSMP /OLS 夜间灯

光数据和 Landscan 全球人口动态分布数据;百度搜索词指数;余额宝七日年化

收益率数据;人人贷网络借贷平台的数据;拍卖网站 eBay 公司的拍卖数据。而

仔细分析这些论文可以发现，这些使用大数据的实证研究论文基本上都只是把

大数据作为整篇论文实证论证的一部分，或者把大数据作为更好测量论文构念

的一个来源，比如用灯光数据来测量经济总量，同时跟官方的一些统计数据相结

合来验证理论模型。而只有少数论文的数据全部来源于大数据，比如人人贷的

网站数据，ebay 公司的拍卖数据。
《社会学研究》上的这两篇使用大数据的实证研究的论文，论证基础全都是

大数据，一是百度搜索热词，二是社交网络数据。第一篇有关代内文化反授的文

章以“网络热词”的传播为例，利用提取自新浪微博和百度搜索 2013—2015 年

的网络热词的每日词频指标进行了流行文化传播规律的探索，利用时间序列的

宏观分析和面板数据的微观分析证实了“文化反授”模式的存在。第二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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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搜集了从 2010 年 8 月 1 日 0 时起到 2010 年 9 月 30 日 24 时止两个月内

1133365 个韩国人账户创建的 77452090 个推特(Tweet)，对韩国人推特的内容

进行了描述，对于内容传播的规律和特征进行了探索性的分析。
在计量模型的运用上，这些使用大数据的实证研究论文所使用的计量模型

也都是为学术界所接受和熟悉的成熟的社会科学常用的统计模型，如线性和非

线性回归、时间序列和面板数据分析等。〔15〕
在研究类型上，这些使用大数据的实

证研究论文跟使用传统数据的论文一样，主要注重于社会科学领域的因果机制。
综上而言，尽管一些使用大数据的实证研究拓展和加深了我们对社会经济

运行和人类行为规律的认识，但截至目前还没有产生对传统实证研究范式有重

大突破的成果。目前使用大数据研究的实证研究论文大部分只是把大数据作为

对传统数据来源的一个有益补充。按照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这些使用大数据

的实证社会科学研究短期内不可能取代传统的研究手段。这说明，大数据量化

实证研究虽然在很多研究者看来有非常好的前景，但是目前还远远没有成为探

索研究社会科学问题的主流研究手段和方法。〔16〕

三、使用大数据的中国实证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挑战及对策

总体而言，当前大数据作为一种新的数据来源，还只是以传统数据为基础的

实证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补充。完全应用大数据做出原创性实证社会科学研究

的还极少。实证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是高质量的数据，目前的中国社会科学，除

了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在使用传统数据基础上的实证研究程度还远远低于

美国的社会学和政治学学科。在使用大数据的实证社会科学发展程度上，我国

目前跟美国没有显著差别。〔17〕

目前使用大数据的实证社会科学的发展还处于初步阶段，主要受制于以下

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在大数据的获得上还有很大的制度障碍。目前大数据的两个主要来源

是政府和大型互联网高科技公司。而我国政府部门的大数据的整合和开放的程

度较低，政府各个部门或出于各自的部门利益，或出于安全考虑，或由于开发成

本问题，很多的大数据都没有公开，“信息孤岛”问题普遍存在。而大型互联网

公司对于大数据的开放和利用的主要动力在于商业动机和短期利益，与学术研

究工作者的关注点不一样。正如维克托在其《大数据时代》书里所说的，大型科

技互联网公司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大数据所反映出来的客户行为的相关关系，〔18〕

而实证社会科学希望通过研究互联网和物联网轨迹背后的人类行为能够构建行

为变量之间，或者环境变量和行为变量之间的因果机制。当然这个制度障碍的

背后还有我国相关信息大数据立法的滞后。对于政府部门的大数据而言，如何

在保护个人隐私的基础上合理开放政府部门的数据，如何确立大数据使用的知

识产权，这些问题目前都还处于探索阶段。
二是获取成本和技能障碍。上述的制度障碍其实也可以看成获取成本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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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如果数据不开放，那么通过市场上科技公司去抓取，往往也要支付相当高

的成本。对于大数据的获取、使用和分析目前还缺乏相应的技能普及。一些大

数据分析工具，比如文本抓取和分析工具 Python、Ｒ 等软件学习成本较高，从而

给大数据的分析和使用带来不小的障碍。正如 Gary King 已经意识到的那

样，〔19〕
大数据必须依赖合适的分析工具才能发挥其重要价值。目前在商业领域

虽然出现比较流行并可能成为大数据分析标准的软件系统 Hadoop，还有各种各

样的大数据分析工具和软件包，〔20〕
但这些工具在商业领域的应用还处于早期阶

段，使用起来非常复杂，大部分社会科学研究者都还不清楚这些工具。
三是大数据本身的代表性问题。大数据的获取来源是其平台或者设备的载

体，但是没有一个平台或者载体能够记录和存取所有研究对象的所有活动。从

某种程度上说，大数据只是全体研究样本的一个方便样本，不是一个随机抽样样

本。比如，如果研究对象是全体中国城市居民，那么互联网用户只是中国城市居

民的一部分，因为没有一个平台能够记录所有中国城市居民的行为。因此，以大

数据为基础的实证研究论文在结论一般化方面会受到很大限制。
那么，如何推动大数据在实证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呢? 最重要的还是要推

动数据的公开和分享。首先，应逐步推动不涉及国家安全的大数据在脱敏后开

放给社会公众使用。政府部门可以通过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来更好地规

划、处理和开发大数据的应用，无论是学术层面还是公共服务层面，让政府大数

据真正为社会服务。同时推动互联网公司与高校和科研机构在建立相互信任的

基础上开展深度合作，探索一种有效的互联网公司与科研工作者的合作模

式。〔21〕
其次，应积极建立社会科学大数据应用和交流的平台，尽管目前不少高校

已经建立了大数据研究院，但是这些研究院刚开始往往与企业合作较多，而很少

有专门针对社会科学的媒介和平台。三是需要全社会加快对于大数据相关分析

工具的开发和普及，推动大数据分析技能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推广和应用，不断改

进使用大数据的实证研究的方法。但是，要实现上述领域的进步，需要政府、企
业界和学术界共同努力和长期协作，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吕浩、张新望、余涵为本文做了一些资料整理工作，在

此谨致谢意。

注释:
〔1〕我国的第一次人口普查始于 1953 年，第二次在 1964 年，后来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断。除了人口普

查，国家统计局还分别于 1987 年、1995 年、2005 年、2015 年进行了全国 1%抽样调查。

〔2〕水延凯主编:《中国社会调查简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350 － 355 页;刘云:

《我国社会调查研究历史的回顾》，《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 年第 4 期。
〔3〕水延凯主编:《中国社会调查简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356 － 361 页。

〔4〕有统计表明，1992 年以后，随着调查技术、分析手段的进步，以及社会研究方法的成熟，越来越多

的社会学者用高级统计分析方法来进行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而 1992 年之前则基本上是以描述分析的

简单量化研究为主，参见水延凯主编:《中国社会调查简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3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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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该表格只列举了根据公开参考资料和笔者多年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接触和熟悉的一些数据来

源。囿于笔者的知识和接触面所限，该表并不能包括改革开放以来所有中国综合性社会调查的数据。

〔6〕IBM 公司概括了大数据的 5V 特征，即数量(Volume)大、类型(Variety)多、速度(Velocity)快、准确

性(Veracity)强、价值(Value)大。

〔7〕2009 年 Lazer 等人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计算社会科学》，标志着计算社会科学的诞生。La-

zer，D，Pentland，A． ，Adamic L． A． ，et al．，“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Science ，2009，323(5915)，

pp． 721 － 723;刘涛雄、尹德才:《大数据时代与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变革》，《理论探索》2017 年第 6 期。

〔8〕数据来源:第 1 财经，http: / /www． yicai． com /news /5390789． html? xueqiu_status_id = 99157680，

2018 年 3 月 16 日登录。

〔9〕〔12〕〔18〕〔英〕维克托·迈尔 － 舍恩伯格、〔英〕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

维的大变革》，盛杨燕、周涛译，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年。

〔10〕这里的全体研究对象也是相对的。因为在实际的数据储存或提取过程中，受制于成本或者技术

限制，获得全体研究对象的信息是非常困难的。比如研究婚恋行为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即使获得了一个

大型婚恋网站的所有注册用户的网上活动资料，也很难获取一个大范围地域内所有经历过婚恋行为的人

的行为数据，因为这些注册用户只是被研究总体对象的一部分。

〔11〕1960 年代末，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个政治学博士生 Norman Nie 和两个计算机系的博士生 Dale

Bent 和＇Tex＇Hull 合作开发了一个专为社会科学统计分析使用的计算机软件 SPSS(Statistical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s)，该软件界面友好，操作简单，为社会调查之后的数据清理和统计分析提供了方便，很大程

度上推动了社会科学实证研究的发展。Norman Nie 因为对政治科学量化研究的贡献和对该软件的开发

推广而获得了美国民意研究学会颁发的终生成就奖，并当选为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

〔13〕我们对传统数据和大数据的划分也不是绝对的，我们这里的大数据是指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出现的相对创新的数据收集手段。比如经济学者很早就开始利用上市公司全部股票交易数据来进行研

究了，还有一些政治学者使用了瑞典所有政府登记的选民的数据，这些数据的获得也相对容易，因此在本

研究统计过程中把这些类型的数据也归为传统数据。

〔14〕这里的实证研究论文是指使用大规模数据样本(含大数据) 为理论基础的论文。经济学的一些

论文只有基于理论模型和数学模型的推理，但没有用数据来验证或者计算这些模型的结果，这些没有算

在这里的实证研究论文里面。在统计文章总数时可能包括了一些学术会议的综述，但是这部分文章在总

体文章数量中占比很少，因此对我们计算实证研究论文比例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15〕绝大部分论文对于数据处理和分析的计算机统计软件没有给出说明，因此笔者无法知悉和统计

这些实证研究论文所使用的分析工具。但是根据笔者的经验判断，大部分这些论文所使用的大数据文件

的大小都还在现有成熟计算和统计软件如 Ｒ、SPSS、Stata、SAS 能够处理的计算能力范围之内。

〔16〕由于篇幅所限，我们没有在表 4 中列出对美国三大社会科学期刊 18 篇使用大数据的实证研究

论文的分析。但是对于美国三大期刊上使用大数据的实证研究论文的分析并没有使我们改变这个结论。

〔17〕不过，发表在国内这些期刊上的一些使用大数据的实证研究论文明确表明是受到了美国相关研

究论文的启示，比如表 4 中发表在 2006 年《经济研究》上的论文就受到美国一篇 2000 年就发表的使用电

子商务交易网站数据的启发。

〔19〕King，Gary，“Preface:Big Data is Not About the Data!”，in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 Discovery
and Prediction ，edited by Ｒ． Michael Alvarez，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6．

〔20〕曾忠禄:《大数据分析:方向、方法与工具》，《情报理论与实践》2017 年第 1 期。

〔21〕笔者曾经参加过阿里巴巴研究院与研究者商谈合作的会议，但是向这些大企业获取数据的程序

非常繁琐，这些大公司也对研究者非常谨慎。

〔责任编辑: 刘姝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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